
2023年2月28日，台北二二八和平纪念公园，二二八纪念活动期间，趁著市长蒋万安致词，刘品佑冲入会场拉著布条抗议。摄：陈焯
煇/端传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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蒋万安的第一个二二八：和解、冲场、拒同台，这天如何被纪念？

厘清二二八真相，对王家人很重要；无法确认真正的忌日，无法替父亲作忌，一直是母亲最深的遗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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蒋万安 二二八 转型正义
几乎是在蒋万安确定当选台北市长的那一晚，社群网站上开始传播一个“地狱哏”：明年台北市的二二八纪

念仪式，会由蒋万安主持。在关注二二八事件的人们眼里，宛如“加害者后代”在被害者的丧礼上担任主

祭，实在没有道理。

在今年二二八纪念仪式中，趁著蒋万安致词时，拉著布条，朝蒋万安方向直奔而去的大学生们，便如此认

为。这群大学生以“无力者”自称，分属不同院校，因关心社会议题，在2021年5月形成社会运动网络，抱

持“哪里有压迫，哪里就有反抗”的精神，参与过几场抗争。蒋万安就任台北市长后，便动念要透过行动抗

议。

中山大学社会系四年级学生刘品佑，便是其中之一，他解释自己的动机：“我们都很重视二二八纪念活动，

但蒋万安没有道歉、反省与承担，而是虚伪地主持受难者纪念仪式，这不是很荒谬吗？”

刘品佑的舅公林莲池在1947年2月28日当日出事。由于2月27日公卖局查缉员查缉私烟的事件处置失当，

引爆群众怒火，隔日发动罢工、罢市，除涌向公卖局台北分局抗议，还前往行政长官公署请愿，还有群众

千余人在邮政总局聚会，军警驱逐不散，发生冲突，民众死伤十数人。17岁的台北市民林莲池是在前往邮

政总局途中，遭国军殴打，至3月12日伤重不治死亡。

林莲池是以一具复上白布的尸体样态回家，并被告知“是意外”。在长达40年的威权统治下，林家人只能自

我禁锢与沉默，独自吞下悲伤。刘品佑的外婆则声声告诫子孙：“不可以碰政治。”

民主化后，二二八遭到平反之际，林莲池也被列入1999年通过的第一波补偿名单之列，名单上共有1,536

人。但刘品佑是在上了小学后，约莫2010年，发现家里收到二二八纪念活动的邀请函，询问家人，才知道

舅公的死因。从小与外婆一起生活的他，受到外婆极大的影响，自然也包含这份历史的重量。

“他就是太爱管闲事，爱看热闹，结果就死了。”刘品佑的外婆虽然知道兄长死因没有那么简单，但在当时

也只能接受。然此阴霾缠绕她一生，每到选举就紧张踱步，焚香拜佛，就怕国民党政权重来，并会为此失

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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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3年2月28日，台北二二八和平纪念公园，二二八纪念仪式中，市长蒋万安上台献花悼念。摄：陈焯𪸩/端传媒

蒋万安当选台北市长的事实，对于像刘品佑外婆这样的二二八受难者家属而言，自是沉痛难当；对关注政

治社会议题的民主世代青年来说，则是转型正义的课题。

不仅如刘品佑这样的大学生，尝试在这一天挺身抗议，曾参与太阳花运动、协助警察筹组工会的社运青年

吴宗哲，在蒋万安宣布参选台北市长时，便想著：“如果你真的当选，我一定要在二二八纪念活动上出

声。”于是仪式进行中，持著大声公，不断复诵著：“蒋家人滚出台湾，蒋万安下跪道歉。”而在更外围，则

有台派团体聚集，要求浮棺迁葬，拆除铜像。

诉求大同小异，但都直指蒋万安的“蒋家身分”。但“无力者”的声明又独树一格，指向纪念仪式的“管制”，

据代为发言的大学生陈彦廷所言，蒋万安上任后，本只是起心动念要抗议，但因二二八纪念仪式管制区扩

大的消息传出，令他们决定付诸行动。

事情发生后，屡劝我不要碰政治的外婆在电视新闻上看到我，很担心，睡不

著觉。她担心二二八再次发生，家人遭到不幸。

“今年二二八的活动管制区、游行集会禁制区堪称是再现过去威权统治的空间戒严。过去的统治者害怕人民

的声音，所以一个个枪毙、抓进监牢；现在的市长延续过去的恐惧，因此禁绝让人民的情感与声音发生在

二二八这一天、二二八公园这个空间。我们要告诉台北市政府蒋万安先生，不需要害怕我们，应该要害怕

的是蒋家过去在台湾的罪行。”



2023年2月28日，台北二二八和平纪念公园，二二八纪念活动，趁著市长蒋万安致词，刘品佑冲入会场拉著布条抗议，其后遭保安人
员制伏。摄：陈焯𪸩/端传媒

尽管在“无力者”发出声明前，前二二八国家纪念馆馆长廖继斌便以家属身分，在纪念仪式上强调：“没有管

制区扩大这件事。”他说，只要民众想参加，都可以不需邀请函进入。而这场纪念活动的协办者、台北市二

二八协会理事长黄秀婉也证实，发给家属的邀请函有941份，但一般民众都可以登记进场，而当日发出的

（民众）贵宾证，约有100张。换言之，共有100位没有收到邀请函的民众入场参加，并不如学生们所言

那般，阻绝家属与民众参与。

但对青年学生，乃抗议的团体来说，重点不是围篱拒马，而是看不到的阻挡。刘品佑表示，当日先去福德

宫逛逛，便已看到不少带著密录器的便衣，前进二二八纪念公园的活动场地时，也遭到便衣驱赶，“没错，

你看不到围栏，但这些便衣形成的禁制，也让你看不出来。”

即便如此，这群大学生仍能在蒋万安致词时，突破禁制，持著布条，高喊：“杀人凶手，下跪道歉”，并往

台上的蒋万安方向前进。旋即遭到随扈压制，刘品佑也被押往警局，遭保护管束。作为晚辈，他因肃穆仪

式遭抗议中断，对台下的二二八受难者家属感到抱歉，希望他们不要被伤害；而他那在二二八中失去至亲

的外婆，只挂记著“弟弟”的安危。

“事情发生后，屡劝我不要碰政治的外婆在电视新闻上看到我，很担心，睡不著觉。她担心二二八再次发



生，家人遭到不幸。”

2023年2月28日，台北自由广场，台湾国家联盟自行于自由广场举办二二八七十六周年纪念会。摄：唐佐欣/端传媒

二二八，台湾民族主义的转捩点 


由于父母及其他兄长的挂念，我们最后还是在寺庙为他办过简单的法会了

事。那场法会，也是在不知兄哥的祭日下完成的，真是荒谬。

二二八是影响台湾至深的历史事件，1947年春天持续发生的逮捕、整肃、绥靖、清乡，造成至少2,000人

失踪死亡或刑囚受难（注1）。彼时郊堆骸骨，河有浮尸，位在花莲的制宪国大代表张七郎父子，张灯结彩

欢迎国民党政府，却落得三人衣衫不整肠子外露，尸首在郊区被发现，律师汤德章、画家陈澄波遭到公开

枪决，但也有许多人至今下落不明，不知命丧何处。

例如，王育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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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育霖是日本第一位台籍检察官，战后因坚持司法正义贾祸，即便未曾加入二二八事件抗争，也无参与二

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工作，却于3月14日遭到逮捕后，人间蒸发。

王育霖被带走后，长子未满三岁，么儿才两个月大，其妻每天揹著婴儿出门，到处打探丈夫的消息，也在

台北市郊的尸体堆积处找寻其踪影。“我们家始终没为兄哥举行葬礼。”其弟王育霖曾如此写道：“办葬礼没

有尸体或遗骨是不成的。可是也由于父母及其他兄长的挂念，我们最后还是在寺庙为他办过简单的法会了

事。那场法会，也是在不知兄哥的祭日下完成的，真是荒谬。”

“为什么兄哥非要被逮捕、被枪杀不可呢？我至今仍不知其确实的罪状。”日后成为台独运动先驱的王育德

如此感叹。

日前才出版《化悲愤为力量：一个二二八遗属的奋斗》的王育霖长子王克雄认为，父亲王育霖极可能是被

陷害，而列在中国国民党台湾省党部所呈报的名册中。又因为是违法杀人，所以遭到灭尸，而不发还尸

体。日后，他才从档案中得知：王育霖就在陈仪政府的密裁名单之列，犯罪理由栏上却是空白（注2）。

2023年2月28日，台北，由郑南榕基金会与民间社团共同举办的“228.0纪念行动”， 游行队伍拿起白布条游行。 摄：陈焯𪸩/端传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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厘清真相，对王家人很重要。每每谈及此，王克雄总会强调：无法确认真正的忌日，无法替父亲作忌，一

直是母亲最深的遗憾。

为故人作忌，方能让逝者安息。二二八，宛如受难者的共同忌日，过往在威权体制下，带著恐惧记忆的人

们无法谈也不能语，这串数字密语般藏在家户屋簷之下，直至解严才溢出窗门，透过法会、集会与游行，

逐渐形成一个从民间到官方，从地方到中央，年年举行的纪念活动。行政或地方首长会在仪式中展现对威

权历史的反省，民众也能借此向故人致上无限追思。

然正是因为二二八纪念日与相关仪式带著强烈的追悼意义，有识者只要想到凭著父祖留下的政治资产进而

踏上权力台阶的蒋万安，将因民选市长身份踩上因蒋家威权而成受难者的祭台，自然会发出反对的声音、

展开拒绝的行动。

特别是二二八受难者家属们。 


抗议的第一枪，便是由“二二八关怀总会”发出，他们在蒋万安就任台北市长前夕透过声明：“拒绝蒋万安出

席二二八活动”；而过去几年协助前市长柯文哲团队举办二二八纪念活动的本土社团“台湾国家联盟”，则开

了第二枪：今年不与北市府合办二二八纪念活动。



2023年2月28日，台北自由广场，台湾国家联盟自行举办二二八七十六周年纪念会，受难者的照片前放满百合花。摄：唐佐欣/端传
媒

“二二八受难家属的意见对我们来说很重要，他们不愿意与蒋万安同台，他们也有权力这么做。”台湾国家

联盟副总召集人魏瑞明表示，蒋万安确定当选台北市长后，受难者家属自是失望，内部讨论也随之开启，

很快达成退出北市府纪念活动协办行列的共识。某位受难者之子，甚至愿意自掏腰包，资助台湾国家联盟

另起活动。

台湾国家联盟成立起源与二二八有著直接的关系。2004年，民进党政府于二二八当日发起对抗中国势力的

“二二八牵手护台湾”活动，促成本土社团形成结盟，虽说如此，参与结盟的团体与成员组成，实源于战后

台湾人民自决运动或海外民主与台湾独立运动。二二八事件经历者与受难者家属，正是这股运动的核心组

成。

1934年出生的魏瑞明，某个意义上，也是二二八事件受害者家属，其父魏主默曾是台南二二八处理委员会

成员之一，当台南市处委会主委汤德章遭罗织入罪，准备执行枪决前，警告成员们快逃。魏家人便于1947

年3月10日当晚，分头逃亡。

“台北发生事情后，警察跑掉，人民要自己组成自卫队来保护自己。”魏瑞明不解：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

是陈仪政府认可的，父亲也是听政府的话出面来维护秩序，为什么国民党军队抵台后，处委会成员就成了

犯罪者？



二二八事件受害者家属魏瑞明。摄：陈焯𪸩/端传媒

事件发生时，魏瑞明年纪还小，只记得在西市场服务的父亲因很有管理头脑，被敬称为“市长”，并一肩扛

起台北缉烟事件后，保护市民的工作，不料却因此遭殃。当时父亲在台南市郊的鱼塭草寮藏躲，年幼的自

己也跟著母亲辗转避居的生活。魏主默躲逃许久，在彼时国防部长白崇禧来台宣慰，释放“宽容”讯息后，

以自新自首的方式投案，即便军法审判获判无罪，却还是被关押有五年之久。

尽管魏主默不像处委会其他成员，因密裁丧命，仅是落入囚牢，但光是这段经历与出狱后遭到监控，便令

他怀有恐惧且为保护家人而噤声；魏瑞明直至出国留学，才透过海外台湾人社群，知道二二八事件的来龙

去脉，但真正知道父亲遭遇细节，却是在2019年，魏主默名列二二八事件基金会公布第二波“可能受害者”

之列时。而所谓的“可能受难者”名单，─即过去未主动申请赔偿、家属也未必知道其受难、但其姓名存在于

台湾省警备司令总部档案里。

“对于独派来说，二二八是国殇。”长期在海外参与台湾自决与民主运动的魏瑞明直言，海外台独运动者皆

将二二八视为重要的精神依据，且相关运动多有二二八受难者家属的参与，因此，直至台湾解严，海外与

岛内的民主力量与平反声浪汇集，二二八仍是不变的核心。

直至今天，依然如此。2023年2月28日当天早上，由郑南榕基金会与民间社团共同举办的“228.0纪念行

动”，便藉著二二八的游行活动，主张“二二八还未过去，我们必须继续向前行”。这场活动自2017年，二

二八事件70周年开始，彼时也是民进党重新执政之时，但本土社团并不认为政权转换代表一切，进一步诉

求独立建国。



2023年2月28日早上，台北，由郑南榕基金会与民间社团共同举办的“228.0纪念行动”，主张“二二八还未过去，我们必须继续向前
行”。一名市民拿著蒋介石铜像的头游行。 摄：陈焯𪸩/端传媒

又因为蒋万安当选台北市长，今年的行动宣言便特别强调，公义还未能在这片土地上实现，转型正义还没

有彻底执行：

“我们仍活在深沟里，尽管有人会抬头会看星星，如果心里有疼惜与希望，黑暗里也能有光。同时，再心痛

也没有用，我们的身边还有很多人看不清未来，是非不分，二二八凶手的后代才因此当选了台北市长。我

们一定要记住，2023年，由二二八凶手的后代主持二二八事件纪念仪式，是我们台湾人的耻辱。”

二二八与台湾国族主义的连结彷若自然形成。国史馆馆长陈仪深曾为文写道：“二二八为什么被国民党当作

禁忌？因为它会唤起台湾人的主体意识、反抗意识，挑战国民党政权的合法性。”

“二二八可以说是台湾民族主义的重要转捩点。”陈仪深举例，像是逃往海外的廖文毅，就视二二八为重要

日子，由他发起的台湾共和国临时政府，就选在1956年2月28日成立。而第二代台独运动者黄昭堂、蔡同

荣等人所成立的组织，也不断在二二八举办纪念活动。可以说，所谓的独派，都是受到二二八的召唤。

https://talk.ltn.com.tw/article/paper/563544


2023年2月28日，台北二二八和平纪念公园，二二八纪念活动进行时，示威者趁著市长蒋万安致词，冲入会场拉著布条抗议，遭保安
人员制伏。摄：陈焯𪸩/端传媒

即使与廖文毅意见不太相同的王育德，也曾主张：“台湾民族实质上的成立，是在二二八起义之后。” 


王育德在二二八事件后逃至海外，其侄子王克雄直至赴美留学才摆脱情治机关监控与白色恐怖的阴影。尽

管王克雄读的是电机，从事科学研发工作，但仍承继了父亲的正义感，持续为平反二二八而奔走。1992

年，他与其他人在海外的二二八受难者家属组成“二二八遗族返乡团”，除拜访时任总统的李登辉外，也前

往立法、司法两院，向当时国民党当局提出“公布二二八真相”与“正式道歉”两项诉求。

当时，他们还提出将二二八定为国定纪念日的建议，此项诉求最终在1997年拜访时任台北市长的陈水扁

时，得到立即的回应。

诸如王克雄这类来自海外的声音，以及自1987年台湾岛内平反二二八的民间声浪崛起，促使台湾各地陆续

建立二二八纪念碑、举办追思或纪念活动，并转而对当局形成压力。李登辉执政时期的国民党政府，便在

这局势下，陆续透过成立二二八研究小组、与二二八纪念公园等官方举措，让这曾经晦暗的历史事件，逐

渐走进大众视野。每年二二八举行公开纪念活动，也成为惯例。



2023年2月28日，台北二二八和平纪念公园，二二八纪念活动期间，台北市议员举“清除威权象征”等字牌抗议。摄：陈焯𪸩/端传媒

选“放下”与“和解”的二二八家属 


我阿公跟其他受难者不一样，他虽然没死，但他被国民党陷害，而有了冤

屈。

不过，不是所有受难者家属，都对二二八纪念活动或政治诉求有想法，许多受难者家属在40年白色恐怖的

噤声下，内化了恐惧，从而转为默不关心，甚至以“放下”、“和解”的姿态，转化这份刻在家族记忆里的伤

痛。

前总统马英九在今年的台北市二二八纪念仪式上，提到自己曾在台北市长任内，于二二八纪念馆办一场展

览，由二二八受难者张七郎孙子张安满担任策展人。张七郎是医生，也是制宪国大代表，却与两位儿子一

起遭到杀害，尸体在郊区被发现时，肚破肠流，死状甚惨。即使马英九多次探访张家，但展览揭幕当天，

张安满的母亲叶蕴玉却未出席，原因竟是“不敢到台北，怕会出事”。马英九称自己当时内心一阵绞痛，心

想：怎么当年的恐惧没有消去，这是什么样的恐惧？

因二二八感到恐惧的，并非只有亲人死亡的家庭，凡是受威吓或危及生命的经历者，终生都会有阴霾。 


例如蒋渭水文化基金会副执行长蒋理容转述她母亲的经验：这个于二二八事件隔年嫁进蒋渭川家的大媳妇

发现，只要到了2月，即使是农历年节喜气洋洋之时，恐惧的气氛蔓延，让她感到压力很大。蒋理容童年的

记忆亦是如此，她说，课本都说“新年到穿新衣戴新帽”，但她却知道这代表二二八要到了，四姑姑巧云的

遗照要拿出来了。

蒋渭川是台湾民众党创办人蒋渭水的弟弟，在其兄病逝后，继承其理想，战后一度尝试重建台湾民众党与

台湾工友总联盟，并因此涉入公共政治与政党选举活动。二二八事件发生后，蒋渭川受陈仪之托，代其广

播安抚群众，又因为他与行政长官公署往来密切，并与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成员间意见不和，偶有冲

https://zh.wikipedia.org/zh-tw/%E8%94%A3%E6%B8%AD%E5%B7%9D
https://zh.wikipedia.org/zh-tw/%E8%94%A3%E6%B8%AD%E6%B0%B4


突。

蒋渭川曾抨击陈仪政府而遭“警察”突袭，遭到开枪射杀，虽然侥幸逃过，但流弹射杀了一子一女，女儿巧

云不幸死亡。然结束逃亡日子后的蒋渭川，被拔擢为官，遂令外界对于他在二二八事件中的角色，产生猜

疑，蒋家人因而长期受到有色眼光相待。

前内政部次长蒋渭川孙女蒋理容。摄：陈焯𪸩/端传媒

“我阿公跟其他受难者不一样，他虽然没死，但他被国民党陷害，而有了冤屈。”蒋理容表示，当二二八可

以公开谈论后，大姑姑梨云、六姑姑节云总不会错过各种二二八研讨会与纪念活动，她们一方面对二二八

受难者致哀追思，另一方面则是想知道自己的父亲如何被谈论，对他的评价是否公平？

但那是很大的心理煎熬，蒋理容解释，因为姑姑们真心关心二二八，却也要同时承受他人的恶意攻击：“你

们又不是受害者。”她说：“连我这个第三代都还会听人家这样骂我，更何况他们？”

对姑姑们报以同情与敬佩的蒋理容，藉著自己母亲视角的时代再现与书写，尽力呈现蒋家女人的二二八心

情。她说，那个时代的女人被男人在外的政治活动伤害很深，镇日害怕恐惧，只要政府派人上门，祖母就

会面色惨白地想到丈夫逃走的那一天——警察不是拿枪指著她们的太阳穴 就是呼女儿巴掌 而她的两个



会面色惨白地想到丈夫逃走的那 天 警察不是拿枪指著她们的太阳穴，就是呼女儿巴掌。而她的两个

姑姑，受的是日本教育，又是女人，就算心里有冤，听著台上各种议论，也只能沉默。

“当时虽然解严了，但她们还是很害怕。”蒋理容解释，因为不知道那是真的还是假的？会不会又有什么事

要发生了？

听到行政院组成二二八研究小组，蒋梨云与妹妹便把父亲逃亡期间记下的二二八事件后一个月的经历，印

成小书，希望能让学者注意；但1992年行政院公布的“二二八事件研究报告”并未还蒋渭川清白，反而指出

蒋渭川受到情治机关利用来分化处委会。

为了自清，蒋梨云远赴美国找出当年蒋渭川发给蒋介石解释二二八事件的档案，尽一切努力，证明父亲并

非外界所污蔑的那种人。也因为同情姑姑们这一生的劳苦奔走，蒋理容也尽可能地帮助他们，并藉著演讲

与书写，来完成“自己的转型正义”。

2023年2月28日，台北二二八和平纪念公园，二二八纪念仪式，市长蒋万安献花悼念。摄：陈焯𪸩/端传媒

但蒋家人的经历，实在太过复杂，无法简单落入人们立刻产生同情的受难者故事框架里，凡谈及二二八事

件时，也不常被讨论或正视。于是，蒋理容一直抱著一个心态：“只要有人愿意听我讲二二八，不管蓝的绿



的，我都很愿意去说。”

台湾就是能够自由发声的多元社会啊，在不伤害别人的情况下，每个人都可

以发表自己的意见。这就是我阿公当年期盼的世界。

2023年2月10日，蒋万安在台北市文化局长蔡诗萍的陪同下，于台北市二二八纪念馆贵宾室与四位二二八

受难者家属见面，蒋理容与她的六姑姑也在其中，她们简单交代了蒋渭川的冤屈，希望蒋万安若有能力，

能代为平反。

“以蒋万安的年纪跟他的政治生涯，我想，他完全不会懂二二八的问题是什么。”蒋理容直言， 所以她并不

会指望蒋万安做转型正义工作、发掘真相或道歉，“那是不可能的事，就算有，也是很不自然、是做出来的

。”

然而，整个面谈时间不到一个小时，时间短的不足以容载任何一人完整的生命故事，何况三个家庭？二二

八受难者徐征之女徐光，对于自己才只能将故事说一半感到慌张，急道自己没说完呢；台北市二二八协会

理事长黄秀婉则更没有时间开口，但她说，相信蒋万安会再继续听受难者家属说话。



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重要人物王天灯的后代黄秀婉。摄：陈焯𪸩/端传媒

黄秀婉是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重要人物王天灯的外孙女，其母王纯纯当年亲眼看著自己的父亲被抓走，

再也没有回来。而在王天灯长子严令下，王家孩子谨言低调，父亲的死亡只能是家族内低语的悲伤，因此

黄秀婉自小就感觉到与2月年节极不相衬的肃穆哀伤，大人会向她解释阿公死于二二八，但又叮嘱她不能说

出去，即使解严后，二二八的平反与追思，成为政治运动的重要议题，王家大多数成员，仍然沉默，既不

公开讨论，也不参加纪念活动。黄秀婉认为那某种程度是种保护，也是不希望后代带著仇恨。

日后却在因缘际会之下，受到台北市政府委托，在二二八纪念活动上，朗读祖父的文章，从此就由一个单

纯的音乐老师，成为二二八纪念活动的策划者与执行者；今年，台北市的二二八纪念仪式，亦是由她策划

执行。

“在蒋万安还是立委的时候，我曾向他提出二二八活动的邀约，他虽说会和幕僚讨论，但也直接表明自己的

身份或许不适合在这样的场合出现。”黄秀婉能够感受到，蒋万安对于他的身分与二二八的关系，有所意

识。换个角度想想，也觉得不必要徒增困扰：蒋万安既不是总统，又不是市长，要以什么立场出席呢？

作为长辈，她忍不住替蒋万安叫屈：不应该只因为他姓蒋，就对他如此苛刻，要求他立刻为自己没参与过

的事负责。黄秀婉直道，自己身为受难者第三代家属，与阿公的时代已有所距离，更何况蒋万安是第四

代？而她只希望自己的儿女不需要再承担这份重量。

黄秀婉为人师表的宽容，并不限定蒋万安。 


2023年2月28日下午，瞻前顾后，设法让仪式顺利进行的她，眼见自己尽心规划的活动，被抗议学生闯

入，一度中断了两分钟，也只是无奈耸了耸肩，称这就是一个“插曲”：“台湾就是能够自由发声的多元社会

啊，在不伤害别人的情况下，每个人都可以发表自己的意见。这就是我阿公当年期盼的世界。”

https://228.org.tw/228_elites-view.php?ID=27


2023年2月28日，台北自由广场，台湾国家联盟自行举办二二八七十六周年纪念会。摄：唐佐欣/端传媒

注1：二二八受难人数受限于当时时空环境，一直无法精确统计。1992年出版的二二八研究报告，指出数量为一万

八千至两万人，蒋渭川担任民政局长时所做的统计，也是这个数字。但与国民党政府档案上的数字落差甚大，因此

向来就是争议所在。本文所用数字，以二二八纪念基金会通过的补赔偿人数计算。

注2：来源为台湾省二二八事变政法与死亡人犯名册。


